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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場疫情改變了全球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及交通等外在世界的運作，不管

從哪個視角，均可發現人類面對這場新冠肺炎戰役，大從外在環境，小從個人內

在，都發生質與量的轉變。 在疫情大爆發的狀態下，為了有效阻隔病毒的蔓延，

減少彼此社交接觸成了最基本界線，也因此遠距所延伸的各項科技不管對人對物

都成了必然。 

在教育上，遠距的線上學習「迫」使教師必須提升自身的資訊科技能力，學

習者也必須接受，過去當成於休閒娛樂的電腦，現在成了上課學習的媒介，線上

學習不再只是從實體轉換成虛擬教室的技術問題，也無法完美的複製面授課程，

它在數位化教育改革中，隨著學習者認知模式的改變，挑戰著教師如何更有效的

傳播知識訊息，學生如何發揮自身的學習量能，讓整個學習更具多元與有效性。 

處於數位世代的學習者已習慣快速的獲得資訊，喜歡同時處理多重任務，喜

歡圖像勝於文字（Plfrey & Gasser, 2008; Prensky, 2007），舉例而言，過去的學習

方式是以文字符號做為基礎的命題邏輯，從而發展出分析、推理、創造等高層次

思維（岳修平譯，2000），相對而言，圖像部分只能作為輔助，其在認知學習中

地位與價值似乎不及抽象符號。而現在由於學習者擅用網際網路、利用各種媒介，

同時做為多方的交流，文字使用是短、淺且快，而大量圖檔反而是主流，替代了

文字的敘述，這些都是教師在從事線上教學的課程設計時，必須考量的重點（柯

志恩、黃一庭，2010; Moorhouse, 2020）。 

此外，線上學習沒有教師現場的約制，學習者須有高度的行為自制力及學習

自主力，包括發展如計劃、覺察、監控、及修正等的後設認知能力，對自己的思

維能夠有所掌控，在「無人看管」下，不讓自己過度自由化，而這些行為與態度

都是決定線上學習成效的關鍵因素，可以說掌握線上的教與學，才是這一波世紀

疫情下，數位教育的新契機。 

二、線上教學的成效 

線上教學相對於傳統的實體教學哪一個比較具有優勢？這個問題從 1969 年

英國空中大學（The British Open University），這個世界第一個遠距學校成立起就

不斷被提問，接著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發展的「網路教學」之非同

步遠距教學計劃（Asynchronous Distance Education Project; ADEPT），提供給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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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在職進修（Aaker, 1984），學界也開始對遠距教學的成效提出不同的看法。

這些數位平台過去在學習上，被定位為無法實體上課的替代介面或輔助方案，而

2020 年面對疫情大爆發，全世界的學校幾乎全面性的使用線上教學，一年多實

施下來，對於學習各面向所產生的成效逐一被檢視。 

拋開如上線的到課率，作業成績計算，獎勵或懲處及城鄉的數位落差等技術

層面問題，就學習本質而言，大部分的教師均承認，當課程轉為線上時，他們原

先在傳統教室所使用的教材及教法，還有學生的學習心態也勢必做大幅度的變

更，特別是在師生互動，教材設計及維持學生注意力等，都是過去未有的挑戰，

所謂的線上學習不僅是轉換成線上介面而已，它有太多影響學習成效的因子值得

探討（Lin ,Chen & Liu, 2017; Adnan & Anwar, 2020; Yan, Clark & Bjork, 2017）。 

在學生的線上學習調查中，也發現不同的學習結果。Aristovnik 等人（2020）
的研究顯示，近半數受訪的學生表示，線上學習課程難以讓他們專注，而且不能

掌握授課及功課的內容，甚至有學生表示，不到學校等於沒學到知識。 Kuhfeld
等人（2021）的研究顯示，教師普遍認為線上授課，增加弱勢學生的受教育落差，

最明顯的是公私立學生的學業落差，同時因為少了體育、課外活動及與人的互動，

恐造成學生心理壓力，教師因無法第一時間掌握學生狀態，以致於讓問題更加嚴

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趙建豐（2020）表示，雖然教師在疫情間，積極為學生提

供線上教學，但因為太強調行為的參與，而不是學習的多樣性，以致於展現的學

習績效未能呈現，學生對於教學模式的轉變，在短時間內也難以適應。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顯示，線上學習打破由老師主導的氛圍，沒有講台的教

室讓學生「去等級化」，讓他們比在傳統教室上，更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學習

起來反而更具信心（蔡瑞君，2020）。同時，線上學習的課程，如果被大規模的

客製化，老師根據課程大綱來設計教材，給予學生細分的作業練習，這對學生而

言是很大的輔助（Iwai, 2020），另外，線上課程均有錄影功能，學生可以反覆收

看，按照自己的學習節奏，回頭並根據自己的選擇重新閱讀，也可跳過來加速學

習，達到符合自己能力較好的學習成果，但前提是學生要能有自主學習的動力，

過去研究顯示，在課堂中有較大自制力，且回應課業問題時，會運用高層次思維

的學生，其在線上的學習成效會高於其他學生（Chiu, 2021; Rice & Carter, 2016）。 

線上教學承載著不同的學習成果，它其實不如想像中的簡單，面對疫情席捲，

教室的藩籬被打破，在沒有老師的緊盯與實體管理下，學生能用他的學習載具去

吸收訊息，可以維持專注力以及在行為上保持自制，同時在學習上也展現出自主

管理，能夠具備這些能力，可以說就決定了線上學習的成功與否，所以藉由這場

疫情可以從新檢視，長期以來教育界所呼籲的自主學習是否發揮功效，其如何利

用這場數位契機發展出屬於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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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設認知在自主學習上的應用 

自主學習能力的主軸就是要提升自己對學習掌控的能力，也可以說是厚植自

身的後設認知能力。後設認知的最初定義是由 Flavell（1979）提出，指出後設認

知是對於學習歷程的覺察，認知關於認知的現象，思考你所思考的，也就是自己

於此歷程上知識的使用和對其覺察的能力（Mayer, 1987）。雖然各學者對後設認

知各有其說法，但是核心概念都基本相同，就是對自己思考的理解與其操作能力。 

後設認知可以透過訓練而獲得（柯志恩，2004；Hartman, 2001），透過不斷

練習變成一種習慣，進而形成自主學習。過去教師即使知道後設認知在學習上有

其重要性，但也僅是「提示」或「告知」，並未教導學生對自己的思考去做管理，

而這波線上教學，學習者在沒老師面對面指導下，如果他們可以被教導後設認知

能力，就能察覺自己不足的部份為何，知道哪種學習策略有效，能夠反思自己的

學習過程並做出改進，這些都可以讓學習事半功倍，這種透過自己來主導的學習

方式就是自主學習的一部分。 

訓練後設認知的方式很多，對目前線上教學的老師而言，最簡單的是用提問

的方法，引導學生「自我詢問」，例如在教社會科時，請學生自己去思考「對於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我要記住些什麼？」「我是否把政治因素和社會因素給搞

混了？」「在關鍵事件中，我應該再加入哪些因素來討論？」，對於數學科，學生

可以自我詢問「我以前是否解過類似的題目？」「我是否又粗心了？」「我的答案

合理嗎？」「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解題？」，老師透過不斷的示範和練習，讓學生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思考歷程，像自我對話一般去覺知自己目前所處的狀態，確

認困難所在，並進一步去監控及反思，Hartman（2001）就明確指出，自己提出

問題比由別人提出問題回答來的有效，透過不斷的練習變成一種習慣後，就會是

自我導向的學習者。另外也可以使用錯誤分析策略，像是對於答題錯誤的糾正，

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去思考，「自己的答案是什麼？」「為什麼會選這個錯的答案？

那時我在想什麼？」「下次我要如何避免犯這個錯誤？」，透過這樣的自我詢問來

分析錯誤，才能了解概念間的關係，達到有效的思考。 

除了自我詢問及錯誤分析的策略之外，教師也可以提供自我反思週記，給予

提示，協助學生把思考歷成寫下來，或是製作自評表讓學生自我檢核，讓思考變

成一種習慣，覺知自己在做什麼，這都有助於自主學習的發展（Yan, Clark & Bjork,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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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這一波的疫情讓線上學習成為主流，對教師與學生來說都是一項新的挑戰，

挑戰著過去教學所偏重由老師單向傳播，以及要求學生強化背誦的特質，它不是

在舊的教學思維裡套上新工具，只把網路當作學習介面，它必須考量在沒有實體

的互動下，能夠在教材的設計上抓住學生的注意力，同時導引他們可以成為自主

的學習者。現實中，自主學習不太容易，尤其是在正式教學時，訊息獲取的選擇

方式被限制在教師身上，容易發生學習者消耗過多資源尋找與吸收訊息。因此，

當學生被教導透過自我詢問來增進後設認知能力時，他們可以對訊息的獲取有較

多的自主權，且在吸收過程中，覺知思考目前在哪一個階段，對學習產生自我控

制，並進一步對自己的記憶與表現進行反省，這在沒有實體教師的學習情境中，

更可以達到自主學習的有效性。 

線上學習在這一波新冠疫情下已成為教育的必然，即使師生都返回教室，線

上和實體必將會交互使用，教師面對的是比他們更熟悉網路操作的新世代學生，

其在訊息處理的基礎上是不同於過往，整個教學的樣態必須與他們的認知特性做

配合，數位科技始終出自於人性，線上教學素材及互動形式再多樣，學生本體的

自主學習，也就是對自我思維歷程的掌握，才是決定這一波數位教育下學習成效

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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